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朋
友
五
十
出
頭
，
女
兒
廿
多
歲
，
已
工
作
，

是
典
型
中
產
。
朋
友
已
開
始
為
女
兒
﹁
洗
腦
﹂，

強
調
自
己
將
來
一
定
要
居
家
安
老
，
一
定
不
進

老
人
院
。

誰
也
不
想
進
老
人
院
，
但
能
在
家
真
正
愜
意

安
老
的
，
怕
只
是
少
數
幸
運
兒
。
在
家
終
日
對

四

面
牆
的
、
與
外
傭
﹁
相
依
為
命
﹂
的
、
全
無
社
交
活

動
的
、
抑
鬱
成
疾
的
，
大
有
人
在
。
房
協
的
長
者

屋
，
似
是
介
乎
家
居
和
老
人
院
之
間
的
方
法
，
但
據

某
些
買
了
長
者
屋
的
獨
居
老
友
記
說
，
住
客
還
是
各

顧
各
，
沒
共
同
興
趣
，
毫
無
社
區
感
覺
，
她
自
己
竟

日
就
去
了
朋
友
家
搭
住
，
圖
的
就
是
與
熟
朋
友
相
處

的
樂
趣
。
那
間
長
者
屋
，
只
是
用
來
放
衣
服
而
已
。

香
港
是
這
樣
，
外
國
又
怎
樣
？
據
報
道
，
美
國
嬰

兒
潮
已
大
舉
進
入
退
休
年
齡
，
有
七
千
多
萬
之
眾
，

控
制
了
全
國
七
成
財
富
，
健
康
又
好
又
活
躍
，
對
退

休
生
活
有
很
高
期
望
。
地
產
商
早
已
看
準
商
機
，
籌

劃
多
年
，
推
出
主
題
式
的
退
休
住
宅
小
區
，
例
如
喜
歡
美
式
鄉

村
音
樂
的
，
可
以
搬
進
一
個
以
鄉
村
音
樂
為
主
題
的
小
區
，
裡

面
有
公
寓
式
住
宅
，
也
有
不
同
照
顧
程
度
的
護
老
院
，
供
各
種

年
齡
和
需
要
的
退
休
人
士
入
住
，
醫
療
設
施
和
上
門
護
理
服
務

自
不
在
話
下
，
但
最
好
玩
的
是
小
區
內
有
專
業
水
平
的
錄
音
室

和
表
演
場
地
，
供
音
樂
發
燒
老
友
記
繼
續
玩
音
樂
。
也
有
以
亞

洲
文
化
為
主
題
的
小
區
，
設
計
滲
入
風
水
元
素
，
舉
辦
太
極
班

等
。
還
有
專
為
﹁
男
同
志
﹂﹁
女
同
志
﹂
設
計
的
住
宅
小
區
，
總

之
各
適
其
適
，
大
家
不
必
為
了
退
休
而
放
棄
樂
趣
與
追
求
。

不
過
最
吸
引
的
，
是
一
個
六
十
年
代
已
開
始
籌
劃
的
大
學
城

退
休
概
念
，
即
在
大
學
附
近
開
發
小
區
，
長
者
可
以
回
校
園
上

課
，
參
與
體
育
活
動
。
我
大
學
時
時
常
蹺
課
，
老
來
有
機
會
再

學
習
，
想
起
就
開
心
。

這
套
在
香
港
卻
行
不
通
，
一
是
地
貴
，
發
展
商
無
暴
利
可

圖
；
二
是
社
會
對
安
老
的
概
念
，
還
是
停
留
在
福
利
扶
貧
的
階

段
，
加
上
我
們
中
產
勢
弱
，
未
能
把
對
有
型
有
格
退
休
安
老
生

活
方
式
的
訴
求
，
轉
化
為
具
議
價
能
力
的
市
場
力
量
。
不
進
老

人
院
，
已
是
我
們
的
底
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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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家
廊

李
小
嬋

安老有型格
伍淑賢

翠袖
乾坤

一
九
一
七
年
冬
，
胡
適
奉
母
命
與
江
冬

秀
完
婚
。
半
年
之
後
，
胡
適
給
胡
近
仁
叔

的
信
說
：

﹁
吾
之
就
此
婚
事
，
全
為
吾
母
起
見
，

故
從
不
曾
挑
剔
為
難
︵
若
不
為
此
，
吾
絕

不
就
此
婚
，
此
意
但
可
為
足
下
道
，
不
足
為
外

人
言
也
︶。
今
既
婚
矣
，
吾
力
求
遷
就
，
以
博
吾

母
歡
心
。
吾
之
所
以
極
力
表
示
閨
房
之
愛
意
，

亦
正
欲
令
吾
母
歡
喜
耳
。
﹂

江
冬
秀
是
名
副
其
實
的
﹁
村
姑
﹂，
與
胡
博
士

的
學
識
簡
直
如
天
之
與
地
；
可
是
終
胡
適
一

生
，
他
沒
有
徐
志
摩
與
郁
達
夫
的
﹁
膽
量
﹂，
一

個
離
婚
，
一
個
毀
家
。
但
若
數
風
流
韻
事
，
胡

適
比
之
二
人
更
為
﹁
濫
情
﹂，
他
所
愛
所
喜
歡
的

女
子
，
而
愛
他
又
喜
歡
他
的
女
子
，
也
比
徐
郁

二
人
還
要
多
。
只
不
過
，
胡
適
是
個
懂
得
﹁
遮

掩
﹂
自
己
、
懂
得
刻
畫
自
己
形
象
的
人
，
﹁
埋

情
﹂
埋
得
好
深
。
蔣
介
石
說
他
是
﹁
新
文
化
中

舊
道
德
的
楷
模
﹂，
這
﹁
舊
道
德
﹂
是
甚
麼
﹁
道

德
﹂
？
﹁
正
人
君
子
﹂
乎
？
嚴
守
禮
法
者
乎
？

胡
適
的
﹁
浪
漫
﹂，
在
他
﹁
掩
飾
﹂
下
，
當
年
的

老
蔣
，
又
怎
看
得
清
？

近
年
史
料
迭
出
土
，
胡
適
的
真
貌
，
逐
漸
呈
現
。
﹁
怕

明
朝
密
雲
遮
天
，
風
狂
打
屋
，
何
處
尋
你
？
﹂
這
是
胡
適

的
詩
句
，
台
灣
的
蔡
登
山
，
勾
沉
文
獻
，
得
出
﹁
一
個
和

藹
可
親
、
溫
文
儒
雅
的
學
者
，
他
跟
你
我
一
樣
也
談
戀
愛

和
做
學
問
，
但
無
疑
的
他
比
我
們
都
傑
出
，
不
管
前
者
或

是
後
者
。
﹂
好
個
﹁
傑
出
﹂
的
﹁
談
戀
愛
Ｊ
者
，
在
迫
與

江
冬
秀
完
婚
前
，
胡
適
在
美
國
已
大
談
戀
愛
了
，
一
個
是

洋
女
子
韋
蓮
司
，
另
一
個
是
留
學
生
陳
衡
哲
。
這
兩
段
情

在
母
親
的
陰
影
下
，
當
然
是
無
疾
而
終
，
但
於
胡
適
而

言
，
終
究
是
﹁
山
風
吹
不
散
心
頭
的
人
影
﹂。

一
九
一
八
年
，
胡
母
逝
世
，
胡
適
當
有
﹁
解
放
﹂
之

感
，
於
是
以
前
﹁
發
乎
情
，
止
乎
禮
﹂
的
﹁
愛
﹂，
今
回
卻

來
個
轟
轟
烈
烈
的
了
。
對
像
是
名
誠
英
，
乳
名
麗
娟
的
曹

珮
聲
。

一
九
二
三
年
，
胡
適
離
北
京
往
杭
州
養
病
，
重
逢
了
這

位
曹
表
妹
，
也
即
是
他
和
江
冬
秀
結
婚
時
的
小
伴
娘
，
今

已
亭
亭
玉
立
了
，
﹁
確
實
令
人

迷
！
﹂
兩
人
的
戀
情
，

迅
即
點

，
曹
珮
聲
決
以
身
相
許
，
胡
適
也
默
許
。
當
胡

適
向
江
冬
秀
提
出
離
婚
時
，
江
冬
秀
大
吵
大
鬧
，
拿
起
裁

紙
刀
向
他
的
臉
上
擲
去
，
幸
未
擲
中
，
並
說
：
﹁
你
要
離

婚
可
以
，
我
先
把
兩
個
兒
子
殺
掉
，
我
同
你
生
的
兒
子
不

要
了
！
﹂
嚇
得
胡
博
士
再
也
不
敢
提
﹁
離
婚
﹂
二
字
。

胡
適
的
婚
外
戀
多
姿
多
彩
，
除
上
文
所
說
三
人
外
，
還

有
徐
芳
，
﹁
疑
幻
疑
真
﹂
的
羅
維
茲
、
陸
小
曼
，
而
愛
慕

他
的
女
學
生
，
據
云
亦
眾
矣
，
然
情
歸
何
處
？
他
最
愛
的

人
是
誰
？
迄
今
仍
成
謎
，
不
過
，
前
曾
讀
江
勇
振
的
︽
星

星
、
月
亮
、
太
陽
︾，
今
讀
蔡
登
山
的
︽
何
處
尋
你
︾︵
台

北
：
印
刻
文
學
雜
誌
社
，
二
○
○
八
年
五
月
︶，
得
睹
這

﹁
舊
道
德
楷
模
﹂
在
﹁
舊
道
德
﹂
的
遮
遮
掩
掩
下
，
尋
愛
說

愛
，
已
是
一
大
樂
矣
。

胡適情歸何處？
黃仲鳴

琴台
客聚

︽
人
生
感
悟
錄
︾
是
我
的
一
本
新

的
隨
筆
選
，
副
題
是
﹁
八
十
後
的
沉

思
﹂，
便
是
八
十
歲
以
後
近
幾
年
寫

的
隨
筆
。
內
容
簡
單
，
只
分
為
五

篇
，
分
別
是
﹁
回
眸
人
生
﹂、
﹁
思

親
念
舊
﹂
、
﹁
閒
來
觀
劇
﹂
、
﹁
無
聊
讀

書
﹂、
和
﹁
不
忘
教
育
﹂。

年
紀
大
了
，
回
眸
人
生
，
當
然
有
許
多

感
觸
，
但
還
是
堅
持
﹁
知
足
常
樂
，
長
樂

延
年
﹂。
我
的
一
生
，
並
沒
有
太
多
的
曲

折
。
說
順
境
也
不
是
，
早
年
為
辦
教
育
受

到
港
英
的
多
層
壓
迫
，
生
活
也
有
困
難
。

但
否
極
泰
來
，
回
歸
後
我
所
主
持
的
學
校

受
到
特
區
政
府
的
照
顧
，
而
且
有
所
發

展
。
一
生
為
之
奮
鬥
的
教
育
事
業
，
已
經

開
花
結
果
。
特
別
是
有
許
多
老
校
友
，
不

論
遠
道
近
鄰
、
都
常
來
探
望
，
並
賜
飯

局
，
我
已
經
心
滿
意
足
了
。
晚
年
舞
文
弄

墨
，
寫
寫
政
論
，
月
旦
時
事
，
每
每
引
來

許
多
文
友
響
應
。
有
相
識
的
更
多
不
相
識

的
，
有
讚
揚
的
有
批
評
的
，
都
能
滿
足
我

的
﹁
以
文
會
友
﹂
的
心
願
。
這
樣
充
實
的
晚
年
生

活
，
夫
復
何
求
！

更
有
進
者
，
去
年
我
添
了
一
個
乖
巧
伶
俐
的
小
孫

子
，
更
令
我
喜
出
望
外
。
大
的
外
孫
兒
和
小
的
孫

女
，
都
已
大
學
畢
業
，
走
進
社
會
，
各
有
各
的
生
活

圈
子
，
不
可
能
常
常
前
來
探
望
，
但
忽
然
天
賜
乖

孫
，
又
是
這
麼
活
潑
有
趣
，
這
是
我
的
晚
年
最
大
的

滿
足
。
我
天
生
喜
愛
兒
女
，
喜
歡
小
孩
子
，
這
個
小

孫
子
，
便
是
我
的
心
肝
寶
貝
。
所
以
本
書
中
有
好
幾

篇
談
及
小
孫
子
的
文
字
，
有
更
多
的
小
孫
子
的
插

圖
，
諒
讀
者
會
體
諒
我
這
位
祖
父
輩
的
愛
孫
發
狂
的

心
情
。

老
人
總
是
思
親
念
舊
，
探
訪
遠
處
的
親
人
和
老

友
，
是
我
歲
歲
月
月
的
心
願
。
可
惜
年
邁
不
宜
遠

行
，
就
是
中
短
途
的
客
旅
，
也
需
要
有
年
輕
的
陪

伴
，
這
就
限
制
了
敘
舊
的
次
數
和
機
遇
。
如
有
一
位

遠
處
美
國
洛
杉
磯
的
好
學
生
，
多
次
力
邀
再
行
遊
美

並
在
他
處
居
停
，
但
風
燭
殘
年
，
何
堪
長
途
飛
行
的

折
磨
。

閒
來
觀
劇
，
是
因
為
當
今
影
碟
盛
行
，
足
不
出

門
，
便
可
閱
盡
中
外
名
作
。
除
了
一
些
演
唱
會
，
我

是
極
少
踏
足
電
影
院
的
。

︵
上
．
待
續
︶

《人生感悟錄》序言
吳康民

生活
語絲

從
前
，
﹁
大
溪
地
﹂
這
個
地
名

遙
不
可
及
，
遠
在
南
太
平
洋
上
，

澳
洲
之
東
，
夏
威
夷
之
南
，
一
片

四
百
萬
平
方
公
里
的
藍
海
洋
，
覆

蓋
超
過
三
千
六
百
個
香
港
面
積
，

散
布
一
百
一
十
八
個
遺
世
小
島
。
﹁
大

溪
地
﹂
其
實
是
法
國
屬
土
，
其
正
式
名

稱
應
為
法
屬
波
利
尼
西
亞
群
島

︵French
Polynesia

︶，
而
群
島
中
以
大
溪

地
島
最
大
，
亦
是
群
島
的
經
濟
、
政

治
、
文
化
中
心
，
因
此
大
部
分
人
以

﹁
大
溪
地
﹂
概
稱
。

有
人
說
大
溪
地
是
貴
氣
迫
人
的
度
假

天
堂
，
的
確
，
不
能
說
它
是
個
平
價
的

度
假
勝
地
。
大
溪
地
一
直
是
法
國
和
美

國
人
的
私
密
烏
托
邦
，
轉
折
昂
貴
的
飛

航
費
用
、
最
低
消
費
六
、
七
千
港
元
一

晚
的
水
中
屋
︵B

ungalow

︶，
如
燒
銀
紙

的
度
假
模
式
，
令
亞
洲
人
卻
步
。

大
溪
地
群
島
孤
立
在
遙
遠
的
南
太
平

洋
，
自
產
的
物
品
不
多
，
而
且
距
離
各
大
陸
地
非

常
遙
遠
，
不
但
不
易
抵
達
且
物
質
也
取
得
不
易
。

因
為
這
些
天
然
地
理
因
素
，
大
溪
地
成
為
高
消
費

的
旅
遊
環
境
，
卻
也
意
外
為
這
片
淨
土
保
有
原
始

純
淨
、
無
污
染
的
世
外
桃
源
景
致
，
讓
前
來
的
旅

客
擁
有
更
多
的
驚
喜
與
旅
遊
空
間
，
而
這
一
切
可

能
是
無
法
用
金
錢
來
評
估
？！

原
始
優
美
的
大
自
然
環
境
、
遺
世
獨
立
的
地
理

環
境
，
使
大
溪
地
成
為
名
人
明
星
的
避
世
天
堂
，

據
說
鍾
情
於
大
溪
地
的
馬
龍
白
蘭
度
、
皮
雅
斯
布

士
南
、
妮
歌
潔
曼
等
均
在
此
置
業—

度
假
別
墅
及

小
島
，
避
過
影
迷
及
傳
媒
的
纏
繞
。
當
然
，
途
長

路
遠
、
消
費
高
昂
，
可
不
是
一
般
﹁
狗
仔
隊
﹂
輕

易
應
付
得
了
！

高消費度假天堂
蘇狄嘉

海闊
天空

常
言
道
，
新
官
上
任
必
有
一
段

蜜
月
期
。
新
特
首
排
除
萬
難
，
披

荊
斬
棘
過
六
關
當
選
，
面
對
如
此

風
浪
或
未
能
一
下
子
風
平
浪
靜
，

就
算
有
蜜
月
期
，
坦
白
說
，
只
是

瞬
間
一
剎
那
甜
蜜
而
已
。
在
香
港
如
此

複
雜
城
市
，
世
界
各
國
利
益
交
錯
的
地

方
，
各
黨
派
各
利
益
集
團
角
力
的
平

台
，
真
能
撐
得
起
而
順
利
當
上
大
當
家

者
，
堪
稱
強
人
矣
！

周
日
當
選
，
雖
七
月
一
日
才
宣
誓
上

任
，
但
候
任
特
首
辦
公
室
已
正
式
運
作

了
，
事
關
新
特
首
馬
上
要
投
入
工
作
，

首
要
任
務
當
然
是
﹁
組
閣
﹂。
特
首
是
統

領
香
港
十
八
萬
公
務
員
之
首
，
新
一
屆

政
府
班
子
必
然
由
新
特
首
自
己
挑
選
，

某
些
司
局
級
官
員
則
要
由
新
特
首
推

薦
，
中
央
任
命
。

曾
閱
覽
過
梁
振
英
的
政
綱
，
以
及
他

的
表
白
，
有
所
啟
示
，
他
予
人
印
象
是

豁
達
，
公
私
分
明
，
用
人
唯
才
。
在
競
選
過
程
中
，

必
會
遇
上
支
持
他
的
、
批
評
他
的
、
反
對
他
的
各
式

人
等
。
當
選
後
，
是
否
真
的
能
摒
棄
恩
仇
，
任
賢
與

能
建
立
一
支
強
而
有
力
的
治
港
團
隊
呢
？
讓
我
們
拭

目
以
待
。

在
現
有
一
班
司
局
長
任
命
問
責
官
員
中
，
能
否
留

低
又
或
者
誰
願
留
低
？
短
時
間
內
要
完
成
篩
選
了
。

所
謂
﹁
將
將
才
﹂，
若
然
阿
頭
沒
公
務
行
政
經
驗
不

打
緊
，
只
要
能
任
用
將
才
為
己
用
，
即
是
說
重
用
公

務
員
，
拋
個
身
出
來
，
所
謂
﹁
士
為
知
己
者
死
﹂，

必
大
有
人
在
。
更
何
況
香
港
已
建
立
很
完
善
的
長
官

制
度
，
十
八
萬
公
務
員
對
政
府
的
忠
誠
，
毋
庸
置

疑
。新

特
首
坦
言
﹁
穩
中
求
變
﹂
，
變
的
前
提
是

﹁
穩
﹂，
一
個
優
秀
而
令
人
信
服
的
領
導
，
我
認
為
首

先
要
撐
自
己
部
下
，
要
聽
他
們
意
見
，
集
思
廣
益

下
，
改
革
才
能
成
功
。
香
港
問
責
官
員
和
公
務
員
存

在
矛
盾
或
許
是
分
工
未
細
未
明
。
新
特
首
上
任
後
組

班
子
的
同
時
料
亦
會
重
視
﹁
其
政
不
足
以
令
行
﹂
的

道
理
而
加
以
改
進
。
出
身
工
業
界
的
梁
振
英
在
專

業
、
工
商
等
各
領
域
﹁
揀
蟀
﹂
必
得
心
應
手
。

用人惟才
思　旋

思旋
天地

因

機
緣
和
際
遇
，
我
由
一
個
喜

歡
文
學
的
讀
者
，
進
而
成
為
文
學
創

作
者
和
研
究
者
，
部
分
原
因
也
有
感

於
少
年
時
代
所
讀
過
的
香
港
文
學
作

品
，
從
劉
以
鬯
、
徐
訏
、
舒
巷
城
、

也
斯
等
人
的
作
品
中
，
領
悟
到
新
的
文
藝

思
考
，
包
括
情
感
和
人
性
的
尊
嚴
，
以
至

地
方
社
區
的
人
文
歷
史
，
很
想
為
這
文
藝

世
界
貢
獻
一
點
力
量
，
參
與
那
思
考
。
寫

作
隱
約
是
一
種
感
召
或
呼
喚
，
至
於
研

究
，
則
更
屬
於
一
種
責
任
，
是
由
於
讀
過

那
些
作
品
，
而
感
到
必
須
去
做
一
些
為
那

些
作
品
而
做
的
事
。

研
究
花
去
不
少
時
間
和
心
力
，
但
我
心

中
還
有
許
多
未
動
筆
的
寫
作
題
材
，
如
音

樂
變
化
出
不
同
組
合
，
幻
化
成
真
實
的
、

街
上
走
動
的
人
物
，
還
有
許
多
失
散
的
朋

友
，
都
一
一
成
為
故
事
中
的
人
物
。
他
們

還
未
化
成
具
體
，
但
我
很
清
楚
那
些
是
什
麼
，
如
同

我
開
始
想
再
寫
作
時
，
心
裡
常
浮
現
少
年
時
代
胡
亂

嘗
試
寫
作
的
情
景
，
那
時
經
常
模
仿
課
餘
所
讀
到
的

五
四
時
期
新
詩
和
小
說
，
抄
寫
在
筆
記
本
上
，
那
時

並
不
知
道
這
些
句
子
會
成
為
持
續
的
志
業
，
逐
漸
蓋

過
其
他
喜
好
。

由
個
人
體
驗
出
發
，
寫
作
更
應
該
超
越
個
人
，
成

就
更
普
遍
而
超
越
的
思
考
，
寫
作
的
路
也
比
個
人
的

體
驗
更
迂
迴
，
由
此
我
也
想
到
一
些
作
品
，
由
本
身

的
故
事
或
題
材
以
外
，
更
寫
及
有
關
寫
作
本
身
的
反

思
，
如
侶
倫
的
︽
窮
巷
︾、
劉
以
鬯
的
︽
酒
徒
︾、
舒

巷
城
的
︽
太
陽
下
山
了
︾、
也
斯
的
︽
剪
紙
︾，
較
新

近
的
作
品
還
有
董
啟
章
的
︽
時
間
繁
史
．
啞
瓷
之

光
︾，
這
些
作
品
都
共
同
地
用
一
個
﹁
作
家
﹂
的
視

角
，
去
反
省
有
關
寫
作
的
問
題
，
那
思
考
在
作
品
中

如
閃
露
的
光
，
出
現
了
一
會
，
然
後
又
化
入
故
事
情

節
當
中
，
有
關
寫
作
的
思
考
，
終
於
也
成
為
了
故
事

的
一
部
分
。

我
知
道
，
他
們
都
對
寫
作
有
過
痛
切
的
思
考
，
它

不
是
一
種
文
字
技
藝
或
修
辭
，
而
是
一
種
歷
練
和
超

越
，
可
能
有
點
抽
象
，
但
也
不
十
分
玄
妙
，
不
同
人

本
來
就
有
不
同
的
歷
練
和
超
越
方
式
，
關
鍵
是
，
它

由
個
人
出
發
，
最
終
超
越
個
人
，
關
乎
更
廣
大
的
思

考
，
文
藝
也
應
如
是
。

文藝的超越
陳智德

詩幻
留形

就在這和諧美滿的大好時候，奈奈子突然三天
兩頭地請起假來，說是因為小孩子發燒。我曾聽
人說過，小孩換了保育園，就會生病一段時間，
原因是幼兒好不容易培養起來的免疫力，因環境
的變化，又摧毀殆盡。於是我想，奈奈子的孩子
發燒，大概是進入免疫力培養期了吧。
可是這一天，奈奈子竟然遲到了三個小時，於

是我有點不高興地找她談話。奈奈子一進我的辦
公室，我就發現她一改以往的髮型，以前她總是
把頭髮高高地打一個流行髮結，聳立在後腦上，
額前自然地垂下三股微鬈的秀髮，顯得性感別
致。可她今天的頭髮好像沒有打理，任其散落在
肩上，有幾分不修邊幅的感覺，而且她的大眼睛
下還出現一圈黑黑的眼袋，一改她平時活潑清爽
的形象。
我忙問：「怎麼了？你身體不舒服嗎？」
奈奈子眨巴眨巴大眼睛，用力抑制感情，但說

話的聲調還是帶有哭腔，她說：「還是被您一眼
就看出來⋯⋯，其實我兩天都沒睡覺，我丈夫不
知跑哪去了，一直沒回來⋯⋯」
我驚問：「你丈夫人怎麼了？」
奈奈子有氣無力地說：「他⋯⋯他⋯⋯有了一

個愛人，一定是跑到愛人那裡去了。」
我說：「那你趕快給他打電話呀。」
奈奈子愈發有氣無力地說：「打他的手機打不

通，又不敢往他工作的公司打電話⋯⋯」
我微微點點頭，這大概是日本女性的美德，不

會像中國女性那樣會到男方的單位去告狀，甚至
在電視上大打出手。
奈奈子接 說：「這兩天我女兒似乎明白了什

麼，也變得很異常，特別黏 我，一刻也不讓我
離開她。就是我上個廁所，她也緊張地使勁拍廁
所的門，大聲喊：『媽媽，媽媽』⋯⋯。可憐這
孩子還只會說『媽媽』，無法表達出她心裡的意

思。」
我這才明白，奈奈子不僅因為是小孩子的事，

更嚴重的是她丈夫有了外遇，一時間不知道怎麼
安慰她才好。奈奈子自言自語地低聲說：「我現
在身心疲憊得快要支撐不下去了⋯⋯」
聽到這話，我感到一陣心痛，這又反過來使我

佩服奈奈子的堅強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她居然還能
趕來上班。
此後奈奈子就經常遲到了，我們知道她的難

處，也默認了她的這些舉動。我們公司的職員聚
會，奈奈子一般是缺席的，不過這次年底的忘年
會奈奈子還是來了。她先去保育園接孩子，把孩
子送到她的娘家，然後再趕過來。為了她的晚
到，大家又重新舉杯為她乾杯。忘年會上大家歡
聲笑語，在不知不覺中，已是午夜十一點半了。
我怕大家趕不上回家的電車，想結束宴會，奈奈
子卻眨巴 大眼睛，流露出一臉不願離去的遺
憾。奈奈子臉上的表情讓我感到一種於心不忍，
就讓大家先回去，我陪她再呆一陣子。
東京女孩子喝酒的習慣，是先喝啤酒，然後喝

兌水燒酒，最後才喝雞尾酒。伴 甜味的雞尾
酒，讓人不知不覺越喝越猛。奈奈子喝 雞尾
酒，久違的解放感加上酒精，使她年輕的臉上染
上一片紅暈，簡直可以說是「嫵媚」了。奈奈子
喝 喝 ，突然說：「如果我沒這個孩子⋯⋯」
我趕緊打斷她的話，不讓她說下去，幾分嚴肅

地說：「不要說這樣的話！」
奈奈子睜大眼睛看了我一眼，又無奈地垂下眼

簾，顯出一臉的委屈，似乎是不滿我不讓她說下
去。
我正想換個話題，說點什麼別的，可就在這

時，大粒大粒的眼淚，忽然從奈奈子被酒染紅的
雙頰上眼睜睜地滾落下來。
我心中一顫，就說：「好吧，今天我們趁 喝

酒，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，你想哭就痛痛快快地
哭一場吧。」
奈奈子像等待 這句話似的，馬上敞開心懷對

我倒出內心的苦水。她一口喝完杯中的雞尾酒，
用羨慕的口氣說：「您沒孩子多好啊，無憂無慮
的，不知道我們生下孩子有多苦⋯⋯」
我沒有孩子，確實無法想像生孩子的事情。
奈奈子接 說：「您知道嗎？我今生最後悔的

事，就是分娩時讓我丈夫守在產床前。雖說他分
擔了我分娩的疼痛，但⋯⋯從此以後⋯⋯他就再
不到我的閨房來了⋯⋯」
我驚訝地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奈奈子藉 酒精的力量，坦白地說：「我丈夫

說，他看到我像動物似的慘叫，以及產床上的血
腥，無法忘卻那個可怕的場景，就再也沒有和我
一起的慾望了⋯⋯」
說到這裡，奈奈子深深歎一口氣，說：「其實

我⋯⋯，我就是為了生孩子，失去了女人的幸福
啊！最近⋯⋯最近我家主人，乾脆住到他愛人家
去了⋯⋯」
我本來就不曾醉，聽了她的話，就更加清醒

了。她那年輕充滿生命力的美眉，與這面前的哀

傷是多麼不協調啊。面對她的眼淚，我束手無
策，不知道用什麼語言安慰她，只能緊緊擁抱住
她，拍 她那顫抖的肩膀⋯⋯。
第二天公司進入新年休假，奈奈子突然打我的

手機，一般日本人是不會輕易打上司的手機，我
預感到她有什麼事情，說想要來和我談談。正好
當時我一個人在公司，她就抱 孩子過來，還是
穿 面試時的標準黑色女套裝。我一看，知道她
是來告別的，因為日本職員在辭職時一般也鄭重
地穿正裝，以示歉意。果然奈奈子向我提出辭
職，她說：她這樣一個少婦，不能在家庭育兒和
工作中兩立，二者必須擇一。
我無奈地安慰她說：「你的孩子長大後，再來

工作吧。」
奈奈子抱 的小女孩，依偎在媽媽懷中，一臉

幸福的微笑，好像這小傢伙知道，從明天起媽媽
就屬於她一個人的了。
雖然我歎息奈奈子的離去，但我知道女人的幸

福，首先從家庭的幸福開始。奈奈子在夫妻危機
之中，毅然決然放棄她喜歡的設計工作，全心投
入相夫教子，我相信他們小兩口，一定還會恩愛
地走到一起。

奈奈子的眼淚（下）

■這書不僅談胡適的戀

人，還談他的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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